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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刘莉莉)数字化
时代放大了西方社会固有或新生发的各种矛盾，催
化着政治、经济、阶层、信仰、身份认同、价值观等方
面的差异和分歧出现和加深。在新媒体、社交媒体等
新传播工具冲击下，“民意”被诱导、被裹挟、被塑造、
被歪曲、被撕裂，甚至被伪造。以至于，“得社交媒体
者得天下”一说，被越来越多西方政客认同和追捧。

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将社交媒体视为胜选
的一大利器，上台后仍将继续“推特治国”；在欧洲，
极右翼政治势力利用网络，正将整个政治光谱向右
移动；在日本，“推特”“脸书”正成为右翼否认历史、
发表谬论的新舞台……

特朗普本人曾说，“善用媒体，还要学会虚张声

势”，“好名声比坏名声强，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诚
然，数字化时代，一些极端观点和言论在社交媒体
上正裹挟着一股乖戾之气，冲击西方传统的舆论
体系和民意渠道，“网络民粹主义”正成为西方政
治生态的颠覆者。

在数字化时代，西方民意为何被扭曲，民主为
何失灵失效？首先应当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泛滥
的现实谈起。

从外部来看，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加
剧，冲击西方国家，导致大量美欧蓝领工人陷入拮
据处境，而这一人群正是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
的中坚力量；从内部来看，西方国家昔日“橄榄型”
社会正在向“水桶型”或“蛮腰型”社会发展，阶层

之间出现分化，政治上出现极化……外部冲击和
内部对立交织，为民粹主义盛行提供了土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
为，在西方，民粹主义与新媒体实现了相互联合，
而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取得大的发展，也主要依赖
新媒体。

其次，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民意产生的过
程和基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信息，
这使得人们只听到其中一方论点的机会越来越
多。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
究员储殷说，社交网络使边缘人群获得发表意见
的机会，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网络观点并非民意

的完整体现，同时网络意见往往较为偏激和任性，
缺乏理性思考，情绪化严重，甚至出现小道消
息、谣言满天飞的情况，搅乱了舆论体系。

再次，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模式自身的缺陷，也
在数字化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说：“现如今，
西方民主制度已显陈旧，常年失修，出现失灵，例
如美国选举人制度存在弊端，败选的人并不服输，
而欧洲国家经常草率公投，这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
豪赌。”

陈向阳认为，新媒体技术已形成潮流，这给一
些“另类”政客创造了异军突起的机会，例如特朗普
正是凭借在新媒体上的强大影响力击败众多建制
派候选人。同样，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
丽娜·勒庞也经常在“推特”上发声，以此收获大批追
随者。

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民粹主义”加剧了西方国
家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加大了在内政外交上“暴
走”的可能性，值得警惕和深思。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张伟、葛晨、刘
向)“后真相”是牛津词典 2016 年的年度词汇。英国
脱欧公投期间，这一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类报道和分
析文章中，公投本身也被定性为“后真相政治”，即
“客观事实对公众观点的影响不如诉诸感情或个人
看法更有力”。

“后真相政治”背后，是民粹主义运动和社交媒
体的结合，是政客对民意的迎合、诱导与操纵，更反
映出欧洲传统政治机制在数字化时代的失灵和失
效。可以预见，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后真相政治”仍
将在欧洲长期存在，继续冲击乃至重塑欧洲政治生
态。

时隔半年多，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困惑和混乱
仍在发酵。日前，英国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突然
宣布辞职，并在告别信中强烈抨击政府的退欧谈判
政策，斥之为“思维混乱”。

事实上，早在公投宣传期间，各种乱象已经出
现，尤其是脱欧派政客散布错误信息，煽动不满情
绪。英国作家尼克·科恩在谈到脱欧派政治家鲍里
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时指出，“他们信口开河说
大话，轻视实际问题，漠视专业知识”。

脱欧派当时声称，欧盟成员国身份每周使英
国损失 3 . 5亿英镑，但绝口不提英国从这一身份
得到的好处；脱欧派还大肆渲染外来移民抢走本
地人工作岗位，破坏社会安全和传统文化，但只字
不谈移民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这类无视或扭曲事实的谎言和谣言得到广泛
传播，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所
谓“民意”是遭到左右和操纵的民意。

放眼欧洲政坛，这种现象绝非英国独有。欧盟
委员会前委员、奥地利人弗朗茨·菲施勒日前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2016 年，欧洲民粹政党
借助社交媒体的便捷传播方式，利用部分民众对
全球化的不安和害怕心理，乘势壮大。

在不少西方人士看来，现代传媒似乎正制造
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多地相信“我所认为的
真理”“我所感觉的真理”，而不是客观真理。这在
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欧洲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加
剧了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不同团体之间的分裂。

去年 11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演讲中说，谷
歌、脸书等网络巨头正在创造扭曲的信息棱镜。这
些公司通过独家算法，将信息筛选后呈现给受众。

民众最终只能收到“符合”他们偏见的新闻，而这
正是给“后真相政治”民粹主义者的“礼物”。

变局之下，欧洲传统的政党和政治体制难以
适应，这恰恰给民粹主义运动带来更多机会。菲施
勒说，相比传统政党，民粹政党尤其是右翼民粹政
党，更善于利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传播他们
的主张、吸引更多追随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鲁瓦·贾伊尚卡
尔认为，英国退欧可以说是“数字化民主”凌驾于
代议制民主造成的首次“重大事故”。“数字化民
主”强化了分化、僵局、偏信、不满和误解，政治论
调越来越趋同千篇一律的网上言论，“粗鲁、野蛮、
肤浅”。

2017 年是欧洲选举年，荷兰、法国、德国将相
继举行大选，意大利也可能举行议会选举。届时，
民粹主义政党如何搅动各国政坛，假消息、假新闻
是否左右选情，“后真相政治”如何重塑欧洲，这些
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说，
“后真相政治”的主要特征包括编造事实，否定精
英以及运用新媒体，用互联网绑架民众，用投其所

好的信息控制受众，让其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
力。

鉴于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种种乱象，德国政界
主流声音越来越担心，今年 9 月的联邦议会选举可
能受到各种假消息的影响。去年年初曾有报道称，
一名俄裔女孩在柏林遭到来自中东的难民强奸。消
息迅速传遍各社交媒体，引发上千人上街游行，但
最后被证明为假新闻。最近，网传德国城市多特蒙
德在跨年夜发生难民纵火和大规模暴力事件，也已
被证明为虚假消息。

而在去年法国中右翼阵营的总统候选人初选
中，一些极右网站毫无根据地大肆宣扬，参与竞逐
的前总理阿兰·朱佩与穆斯林兄弟会有染。英国《卫
报》预计，今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此类假消息也将
充斥竞选的舆论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认为，在欧洲兴起的极右翼政党和势力都很好地利
用了网络，而网络和公投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直接
民主”，“直接民主”冲击了欧洲传统上以代议制为主
的间接民主。

崔洪建表示，对于欧洲政局，除了关注一些极
右翼政党能否上台，更要看整个政治思潮和政策主
张的变化。当前，欧洲整体政治光谱向右移动，比如
在法国，中右翼阵营总统候选人菲永与极右翼政党
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的政策界线正在模糊。欧洲既
有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如何适应调整、消化“后真相
政治”的冲击，重新掌握话语权和影响力，值得深思。

数字时代西方政治“变形记”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葛晨)意大利最
大反对党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贝佩·格里洛近日炮轰
意大利媒体“制造假新闻”，“要让大众评审决定新闻
的真实性”。此言一出立刻招致意大利媒体声讨，意
大利全国媒体联合会谴责格里洛的言辞“中伤了所
有记者”。

言辞大胆、出位是喜剧演员出身的格里洛一大
特点，他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自 2009 年
横空出世以来从不按常理出牌。

借助网络起家、拒绝“左右”标签，五星运动党
2009 年 10 月由格里洛与网络战略顾问吉安罗伯
托·卡萨莱焦共同建立，很快就成为意大利政坛一匹
黑马。2013 年意大利大选中，五星运动党以将近
25% 的支持率成为众议院最大反对党，该党成员迪
马约·路易吉被选为众议院副议长；2016 年意大利
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党一路领先，拿下罗马和都灵
两个城市的市长位置。

五星运动党一直以反建制、“非主流”的形象著

称。格里洛站在建制派的对立面，反对自由贸易、
抨击金融系统，主张清洁政治、直接民主，拒绝与
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上台将推
动公投让意大利退出欧元区。这些口号让五星运
动党在选举时赢得不少草根选民青睐。

这一政党的运作高度依赖互联网。格里洛上
世纪 90 年代便开设个人博客发表政治评论，如今
这一博客由专业团队运营，每天发表政治评论文
章，成为五星运动党最主要的发声和组织平台。五

星运动党的人员交流、集会和宣传大多借助社交
媒体工具统筹和协调，所有人员招募、欧盟和意大
利议员的选举投票等工作全部在格里洛的博客网
站注册投票完成，比如在网上对移民法投票，推举
总统候选人等。

五星运动党擅长借助网络造势、拉拢选票，但
实际执政能力受到怀疑。五星运动党代表维尔吉
尼娅·拉吉去年 6 月当选罗马女市长，得票率接近
70%，但执政以后的表现频遭质疑，让她辞职的呼
声愈发强烈。

然而，五星运动党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
2017 年，意大利可能举行议会选举，如果出现五
星运动党胜选执政的极端情况，不仅会直接影响
到意大利，更会对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走势产
生示范效应和强烈冲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冯武勇)近日，因
韩国民间团体在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设置“慰安妇”
少女像，韩日围绕“慰安妇”问题的纷争重燃，被称为
“网络右翼”的日本网民群体趁机在社交网站大肆散
布憎韩、厌韩、污蔑“慰安妇”的网文、评论和漫画，掀
起新一波反韩浊浪。

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网络右翼”不仅在社
交媒体等新舆论场气势汹汹，还从线上走到线下，与
传统右翼势力互相借势，反过来对日本社会整体右
倾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般认为，2002 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为解决
“人质”问题访问朝鲜，以及部分日本民众对韩日世
界杯的吐槽，是“网络右翼”最早作为现象浮出水面。
2006 年，排外主义团体“排除在日特权市民会”(“在
特会”)成立，利用视频网站发布乃至直播排外活动
场景，迅速扩大了影响。

“网络右翼”的兴盛与日本政坛的右倾化息息相
关，并且出现了“网络右翼”与传统右翼势力互相借
势的情况。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社会学者山口智美指
出，“在特会”兴起之际，正是安倍首次上台执政。
2007 年安倍发表了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言
论，而“慰安妇”问题正是“在特会”用于煽动反韩
反朝的主要靶子之一。2012 年安倍政权复活后，
围绕“慰安妇”问题，“在特会”等排外主义势力与
亲安倍的最大右翼团体“日本会议”勾结得愈发紧
密。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学者吴限认为，“网络
右翼”在“线上”虽然没有组织机构，但是“线下”很
可能是某个右翼团体的成员，同样，传统右翼也可
以通过线上活动成为“网络右翼”，这实际上成为
右翼势力能够互相联动和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富山大学讲师齐藤正美曾经深入接触过“在
特会”。有成员告诉她，他们这些人的言行表现得
越过激，其他右翼政治家和保守团体的主张看起
来就会显得相对“温和”，从而为“主流”右翼起到
了掩护作用。

吴限说，由于网络带来的身份隐蔽、传播迅

速、影响广泛等技术优势，“网络右翼”更惯常
于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来进行舆
论攻击、话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渗透。与传统右
翼相比，由于网络技术发展和监管制度漏洞，
“网络右翼”的言行更具不可控性，其遗毒流布甚
远。

从“网络右翼”惯用的“落选运动”可看出其影
响力和破坏力。近年，每逢参众两院等重要选举，
一些热门网站准会出现“落选黑名单”，名单上绝
大多数为在野党议员。即使在自民党内部，前干事
长石破茂 2012 年与安倍竞争总裁，也曾遭遇“网
络污名化”。题为《石破茂的真面目》的匿名文章在
网络四处传播，支持他的议员因个人信息被披露
而收到大量抗议和攻击电话、传真、信函等。结果，
虽然石破茂所得普通党员票数远远领先安倍，但
议员票大幅落后。

造谣，也是“网络右翼”的惯用手法。去年 8
月，日本一些社交网站大量出现所谓“大批中国渔
船”进入钓鱼岛水域的照片。后经查证，原图是开

放渔汛后中国渔船的出海照片。而在冲绳县与安倍
政权围绕驻日美军新基地的争端中，“网络右翼”不
断捏造和散布各种谣言，污蔑和抹黑冲绳县知事等
反对基地人士。

吴限认为，“网络右翼”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直接
而显著，主要表现在：一是直接发起“线上”“线下”行
动。比如，在网上煽动市民支持“修宪”，鼓动参加相
关签名请愿活动，传播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文艺作
品影响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对一些以同情
基调报道“慰安妇”的媒体发起抵制运动等。二是利
用网络资源大造舆论，与传统的保守媒体互动，以
所谓的“民意”来配合安倍政府处理内政外交重大问
题。

实际上，安倍本人也非常擅于运用网络。2013
年，安倍在视频直播网站主办的活动中身穿迷彩服
登上坦克，博得右翼群体一片喝彩。安倍的脸书账
号经常出现排外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跟帖。

吴限认为，由于“网络右翼”群体蕴含着巨
大的政治能量，安倍政权出于政治目的，不仅重
视、更是采取“迎合”态度，二者实际上形成了
相互利用、互为倚重的共谋关系。今后安倍在推
行右倾保守化政策中会继续倚重“网络右翼”等
势力为其“摇旗呐喊”“冲锋陷阵”，而包括
“网络右翼”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在安倍政权的
庇护和纵容下，也会继续猖獗。

所谓“后真相政治”，

出现并成形于英国公投

期间，即“客观事实对公众

观点的影响不如诉诸感

情或个人看法更有力”。其

本质是民粹主义运动和

社交媒体的结合，是政客

对民意的迎合、诱导与操

纵，直接导致欧洲传统政

治机制在数字化时代的

失灵和失效。其特点是诸

如“我所认为的真理”“我

所感觉的真理”，而非客观

真理。“他们信口开河说大

话，轻视实际问题，漠视

专业知识”，利用网络，引

导民意，操纵民意，结果

是放大了原有矛盾，加剧

了社会分裂。要命的是，

这种由“数字化民主”而来

的充满偏信、不满与误解

的民意，正以期“粗鲁、野

蛮、肤浅”破坏着欧洲原有

的政治生态。

“后真相政治”正重塑欧洲

日本两种右翼的相互借势

“网络民粹主义”何去何从

“网络黑马”对欧洲的撞击

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

化，心怀右翼倾向的网民，

即所谓“网络右翼”，不仅

在社交媒体等新舆论场气

势汹汹，更与传统右翼势

力互相借势，从线上到线

下，对日本社会整体右倾

化推波助澜。由于网络带

来的身份隐蔽、传播广泛

等技术优势，“网络右翼”

更惯常进行舆论攻击、话

语权争夺和意识形态渗

透。与传统右翼相比，由于

网络技术发展和监管制度

漏洞，“网络右翼”的言行

更具不可控性，其遗毒流

布甚远。对“网络右翼”，安

倍政权出于政治目的，不

仅重视、更是采取“迎合”

态度，二者实际上形成了

相互利用、互为倚重的共

谋关系。

数字时代放大了西

方社会固有或新生的矛

盾，被诱导、被裹挟、被塑

造、被歪曲、被撕裂，甚至

被伪造“民意”，利用西方

民主价值观和模式自身

的缺陷，肆意冲击着传统

的舆论体系和民意渠道。

“网络民粹主义”正成为西

方政治生态的颠覆者。所

谓“民主制”下的民意为何

会被扭曲？民主何以轻易

地失灵失效？又将会导致

怎样的内政外交“暴走”？

都是值得所有人警惕和

深思的问题。

借助网络起家的意大
利五星运动党，一直自我
标榜反建制、“非主流”。这
一政党的运作高度依赖互
联网，擅长借助网络造势、
拉拢选票。网络是它最主
要的发声和组织平台，甚
至每天都有专业团队“运
营”其政治评论。虽然该党
的实际执政能力受到怀
疑，但其借助网络不按常
理出牌的影响力，依然强
烈冲击着意大利，乃至整
个欧洲的政治走向。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记者杨定都)美国当
选总统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但与去年美国总统选
举等有关的各类谣言仍在蔓延。1 月 11 日，有网络
谣言称推特公司将在 48 小时内关闭特朗普的推特
账号，理由是这一账号发布仇恨和种族主义言论。而
推特一直是特朗普发布言论、与选民互动的重要平
台。

这则假消息一度在网上刷屏，不满特朗普的网
民纷纷为推特公司“点赞”。尽管消息很快被辟谣，但
这起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对美国政治生态的
影响。回顾特朗普当选这一“黑天鹅”事件，或许应当
重新审视黑客、水军、“邮件门”等网络元素在美国政
治中扮演的角色。

近年来，网络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但
总体被视作政治的从属工具。然而，2016 年大选中，
社交媒体对美国政治生态影响之深，或使这次大选

成为社交媒体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分水岭。
研究美国问题和网络政治的复旦大学学者汪

晓风认为，不论是选前预测希拉里必胜，还是选后
找理由论证反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等因素导致
特朗普获胜的必然性，许多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
沿用的都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传统逻辑和方法，“网
络政治的决定性影响”被忽视或严重低估。

据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俄方“入侵并泄露
了”民主党内部邮件，安排“水军”在社交媒体上散
播不利希拉里的谣言。不过无论真相如何，希拉里
在大选期间始终没能摆脱“邮件门”的阴影。

汪晓风认为，希拉里应对“邮件门”的被动方
式，暴露了美国传统政治精英对网络时代的不适
应，“他们试图控制信息、操控议题，然而在互联网
时代，热点议题往往突然爆发，出人意料；掩盖信
息更是变得不可能，也不必要”。

本次大选中，网络政治还在议题塑造、舆论
引导、资金筹措、竞选组织等多个环节发挥了重
要支撑平台和博弈工具的作用，对选情影响重
大。

网络政治影响力的爆发，背后是网络和社交
媒体的深度普及。在美国，仅推特就有 1 亿用
户，社交媒体成为美国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
一。特朗普凭借拥有上千万粉丝的推特平台，甚
至开启了“推特治国”“推特外交”的先例。

回顾这次大选，《纽约时报》认为，西方政
治已进入所谓“后真相时代”，罪魁祸首是民粹主
义运动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
会围绕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决定如何消费媒体，而
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

汪晓风认为，数字时代至少对西方政治的舆
论环境、议题设置和官员选拔三个方面造成冲击。

首先是传播失序，谣言四起。美国大选中，奥巴马不
是美国人、民主党涉嫌贩卖儿童等荒诞不经的谣言
肆意蔓延。这些纯属捏造的谎言，经过具有情感吸
引力的叙事包装，通过网络平台不断放大传播效
果，影响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选择。

其次，议题设置情绪化。希拉里从政数十年，
算得上治国理政的行家里手，谈起各种经济政治问
题头头是道，但却无法制造热点话题。相比之下，
特朗普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墙这一简单粗暴的“雷
人”提议，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更触及选民内心
对移民问题和所谓“政治正确”的不满。可以说，
网络政治的情绪化产物，一定程度上抢夺了“正
统”政策议题的关注度。

三是传统精英的话语权被削弱。网络放大了选
民对政府和政客的不满，反而令没有从政经验的局
外人受到青睐。而传统政治精英尽管富有理性，但
因不适应网络政治、把握不住网民的情绪，他们的
诉求也因此被许多选民屏蔽。

数字时代的民意“暴走”，对国际政治、外交生态
也带来深刻影响，这从特朗普漠视国际政治常识的
言行，以及西方社会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都可看出
端倪。

美国政治遭遇“网络变量”
希拉里从政数十年，

算得上治国理政的行家里

手，在传统政治模式中看

似胜券在握的她，但却输

给了口无遮拦，天天半夜

起来发推特的特朗普。这

背后是网络和社交媒体深

度普及下黑客、水军、谣言

等网络元素借助大选的集

中爆发，它放大了选民对

政府和政客的不满，暴露

了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

传统政治精英严重低估了

“网络政治的决定性影

响”。数字时代的民意“暴

走”，令美国传统政治遭遇

“网络变量”，最终直接左

右了民众的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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